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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MSTANCES· EXPERIENCES
EXHIBITION OF QU QIANMEI

境·遇
瞿倩梅
学术主持 | 贾方舟 | JIA Fangzhou

初次认识瞿倩梅，又参观了她的工作室，暗暗吃惊于她的创作并深深为之震撼，好久没有看到如此动人心魄

的作品了。一个羸弱女子，怎么能承受如此的沉重？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怎么会创作出如此沉郁

深厚的作品？怎么会渲染出如此苦涩苍凉的基调，如此凝重的悲剧氛围？像经历过一场战争或一场灾难，焦灼、

创伤，大地苍夷，生命寂灭，我不由想到基弗尔的那些被“烧焦的风景”，广袤、荒芜而又调子阴暗的大自然。

这种“焦土感”，浸透着历史和战争的痕迹，残留着战争给德国战后一代留下的精神阴影。在瞿倩梅的作品中，

我感到有一种来自心灵的创伤和隐痛，但又不是女人常有的悲悲切切的个人化叙事，它的铺排具有崇高的悲剧意

识和史诗般的恢弘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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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 综合材料 | 366x244x5cm | 2010

2011-A3 | 综合材料 | 200×200cm

看着瞿倩梅的这些作品，实在无法和站在眼前的画家本人联系在一起，但

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半个小时前，她还穿着工作服在这里干活儿。艺术

家和她的作品之间居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在过去还是很少见的。

我不由想追寻这些作品缘何而来。显然，如果不是出于一种“内在的需

要”，不是受到某种情感和精神的驱遣，没有相应的坎坷的生存经历，是

不会创作出这样有深度的作品的。因为抽象艺术之所以要放弃描绘易于理

解的具象世界，其真正的目标正在于直接导向内在精神的诉求。正是一种

强烈的精神诉求的欲望，构成了艺术家的原动力和如火山一样的爆发力。

因此，这些作品虽然有着严密的形式推敲，但绝不是纯形式的游戏；虽然

有着对不同媒介材料的实验性质，但绝没有陷入对材料的把玩之中。瞿倩

梅并非在本体意义上完善自己的艺术，她的作品，既带着深刻的表现主义

情感特征，又具有抽象艺术应有的精神力度和思想内涵。

与过去的作品相比，瞿倩梅近两年所作的这批作品出现一个质的飞跃。这

个飞跃既来自于她在海外的长期艺术积累（特别是对塔皮埃斯的情有独

钟），也直接受惠于中央美院材料班的进修与研习。但这两点还不足以促

成她在艺术上突飞猛进，真正打开她创作闸门的是她的西藏之旅。如她所

说，“在那里，我才发现心灵的净土终于找到了皈依的地方。”“我再也

按捺不住，我要宣泄，我已经找到我的方向”“多少年的生活积淀，多少

年的心驰神往，化作创作的激情和汗水，交融在高原的红土里，交融在梦

中的画面里，一发不可收……”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抽象艺术的位置，还被官方视作“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艺术”。

即使在近20年中，抽象艺术在中国也还是处在很边缘的地位，它一不受官方青睐，二不被市场看

好，更可悲的是常被学术界认为与当代无关。但却依然有那么多的抽象艺术家热衷于此道，坚持不

懈，终于在近两年形成热门话题。这其中，与不少优秀的海归抽象艺术家的加入有关，如苏笑柏、

江大海、张国龙、唐承华等等，现在，又有赴法20多年的瞿倩梅“闪亮登场”，为中国的抽象艺

术再添一员重将。贾方舟先生与瞿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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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A18 | 综合材料 | 100×80cm

中国较早的一批抽象艺术家大多成熟于海外和港台，如定居于美国的朱沅芷、陈荫罴、赵春翔、曾佑

和、魏乐唐，定居于法国的赵无极和朱德群，定居于意大利的萧勤，如果再加上从台湾、香港出走

的，我们可以开列出一大批在海外开疆拓土的抽象艺术家的名单。也正是这个抽象艺术中的“海外军

团”，构成中国现代艺术史中的“外一章”。这些中国的抽象艺术家，虽然久居海外，并且大多是用

西方的工具材料作画，但他们的艺术却无不与中国传统保持着深厚的血脉联系。今天，新的一代抽象

艺术家又成长起来，他们必将在前人的基点上创作新的历史，迈出新的步伐。

西藏系列装置NO.7 | 黑檀 | 242×40×40cm | 2010西藏系列装置NO.5 | 花梨木 | 300X84X13cm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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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选艺术馆展览

“心”为容器，“有容乃大”，有“容”的“心”，无涯无限亦无遮

蔽……自由而无形迹，是超脱限定飞升精神的通路。它穿越不同界域，

交汇于大地和宇宙之间，超越荣辱及生死界限。中国古代哲人“乘天地

之正气，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理想，指向的就是这“无挂碍”

之境界。

瞿倩梅的作品苦涩、沉重，坚实、巨大。浓重的大漆浇注穿越铁和陶土的

块状结构，画面几何分割磊落爽劲，如断崖裂壁，决绝而严峻；隆起或深

陷的物质表层，视觉触感强烈，犹如倒转扑面而来的大地，湿苦的土腥与

沉重泥石使人窒息与紧张；以深层土地的深褐，久远岁月的黑褐，古老经

幡斑斓的黄褐，以及象征人神通灵的深红、灰白，在画面上形成坚毅厚重

的风度。

这些因素使瞿倩梅的艺术像是厚实宽大的帷幕，将日常事物化为模糊的轮

廓和抽象的形状，以变相揭示常象的无常，以虚实转换指向生存的真实。

以此相比中国传统水墨描述的缥缈空灵，其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但她是

用“点化”的本事，引领观众在她的艺术中进行了一次超于物外的旅程。

这里不仅是画家表明她以“西藏”为主题的作品展开的宗教想象和情感回

应，也指明她从象征去探索，去跨越生命此在的可能，显现自由境界“如

实”的存在。艺术家不仅要寻求挣脱这沉重地心之引力，以获取飞升天际

之药方，而且企求“化实为虚”，以超越日常的存在。它揭示人在结实的

大地上行走，心在异质空间穿行的辨证；表明处身现世而力图超世，以经

验获超验的两难；显示精神在下沉和升华之间往复求索，不得停息的艰

辛。庄子“相忘于江湖”的比喻，从书面意义理解，是以超脱的心态对待

现实艰难的处境。进一步思考，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生命之灵性可以脱淤泥

而清拔，可以处危难而昂扬以及生命的相互慰藉与生命对自由的永恒向

往。我们还可以想象，干涸中挣扎的鱼面临死亡绝境，它们虽然可以回忆

或想象曾经在江湖中自由无羁的日子，但眼前却无法从绝境生还。可是，

在庄子的叙述中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停顿，就是不给出两条鱼儿的结局。在

这个停顿的空隙中，读者可以填上故事的结局：1，鱼儿悲惨地干死，2，

或许等一会儿水涨起，它们又可以游回江湖……于是，眼前的事物就被赋

予了特殊的解释，它使得人去体会鱼“此时”“想”什么，实际上也就是

面临绝境，人“想”什么？人是借助鱼儿“在想”。因为能够“想”和不

“想”大不一样，也就是人和动物大不一样。这就划出一道生命的自觉和

宿命的分界，这也是人类日常和永恒的矛盾比照的结果。

这种能够自由想象“生死江湖”的权利，是艺术追求精神品性不变的目

标。尽管不同艺术家和不同的艺术作品有不同追求“自由”的途径，但艺

术之为艺术的基础是共通的，是为人的灵性要求所决定。艺术作品逗留人

心中时间长短和印象深浅，与表达痛苦和超越痛苦的程度相关，这也是决

定艺术的精神品质高下和作品生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瞿倩梅在艺术中显现的精神力量，既是她对生命历程的感受，也是反思生

活的灵韵闪现。古人寄望沉重的此身化为自由之“蝶”，绝望的生命遨游

自由之江湖，其基础却是“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窘迫。瞿倩梅在艺术上表

现了处于限阈的生命从现实的出走，体现了人生经历不同状态中的心理轨

迹，但她的精神转化总是带有现实经历的沉重印迹。从她的画中可以感到

神经末梢的颤动，时而急切时而低缓的心跳节奏，心绪的风雨阴晴圆缺明

灭……从现实出走是一种回望，是超越后的观照，也是“对自己”再一次

的“说”。这是带有跳跃式的前行和螺旋式的升起的过程，因为前行和回

望，上升和回落永远联系一起。正如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和低头沉思，并

在两者之间往返地反思和询问。这种对人的精神处境的体验，是瞿倩梅艺

术创造的起点，也是观众能把握她艺术内涵的主要线索。她画中有现实世

界所堆积的记号，如建筑的框架、车轮辗压的辙印、断壁残垣的碎片，乾

枯的树干和碎裂的树皮，泥石墙垣残破的投影等。这些表层物质符号构成

了画家艺术形式的基础，以便让观众借助这些片段，去寻找通向艺术家内

心感情世界的小径。最终，我们领略到艺术家超越和发现的指向，那就是

一个用形式来表现的“陌生世界”。

瞿倩梅受过水墨画熏陶，从画面淋漓酣畅的气势以及浓郁得化不开的气

氛，看出她曾经所接受的技法训练。而她对材料的那份敏感，那种信手拈

来的分寸感，显示她的艺术天赋。虽然她学习了材料转换的艺术课程，也

研究了艺术史和经典艺术家的技法，但是，对于激情奔放而又有足够控制

能力的艺术家来说，技法的表达一定要与心理的图像有机结合。也就是艺

术作品不仅仅是技巧的呈现，更是心理和感情的真实表达。瞿倩梅取用了

材料具有的直接和直观的特性来传达一种直率的表现，这种直率的品质本

身就有直指人的眼睛，进而直逼人内心的作用。将世界的外表抖落，让

“本真”涌现，形成人和世界的新联系。其中，人与物质材料的关系不是

利用和改造材料，而是留出间隙，让人和材料共同“表达”。也就是在材

质“讲述”的过程中艺术家传达了这种“讲述”，突显了这种“讲述”带

来的新感受。认真、细心、多方位地去感触物质，也就不失为接近真理的

努力。这种努力本质上是一种探索与尝试，表明了发现和改变的意愿——

改变原有的执着，新视域的展开和旧视域的隐退。也是新的可能性出现和

新的生命希望的升起。艺术家以宽广的心态观看世界，以宽广的心态对待

自己和他人。

我心化蝶
策展人 | 徐虹 | XU Hong

2011-A18（局部） | 综合材料 | 100×80cm

My Heart Incarnated 
into a Butterfly

2011-A1 | 综合材料 | 200×2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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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倩梅从法国游学二十几年归国，欧洲艺术原作的洗礼和陶养造就了

她居高而深入的视野和超凡的感受力，这种视野和敏锐的艺术感觉

使她回国后立即穿越了周围的喧嚣嘈杂而投身独立创作，并很快于2010年

11月在铸造艺术馆与国内观众初次见面。

在我为瞿倩梅策划的第一次个展——《境·遇》——的布展现场，我就确

信我找到了一位好的艺术家。其作品震撼了我，作品的磅礴意境及包容的

人生际遇感动了我。“境”不仅意味着对中国意境的想象，也有镜子、镜

像的当代指涉，更可借此表达东西文化的借境与融合；而“遇”则是我从

瞿倩梅作品中读到的人生遭遇和五味杂陈。

瞿倩梅的抽象作品在铸造艺术馆的第一次露面，就有幸得到各地收藏家、

艺术家、评论家及媒体的赞同，他们无不感到震撼与感动，称瞿倩梅作品

中展现之宏伟张力和大气，在铸造艺术馆挑高17米的巨大展厅内，不仅没

有被广大空间吞噬，反更衬托出磅礡雄厚之神韵，空间与作品彼此互动之

间，创造出绝佳的展览氛围。特别是展览中几件原木装置作品被艺术家们

再度“发现”，瞿倩梅将这几件约六米高的原木装置作品，及三米高的木

片外形予以修正和纹理的筛选打磨，使之成为一件纯朴、古老而又具备形

式美感的现代装置；其中一件作品《5000年》在瞿倩梅的重塑中重现活

力，木柱的历史和龟裂的纹理本身就诉说了一种沧海桑田，这些创作在表

明她对媒材、观念的角度上突破了中国抽象艺术的界限，使得国内从事抽

象创作实践的艺术家们眼前一亮，进而齐聚铸造艺术馆展览现场助兴，并

成立“抽象促进大会”，瞿倩梅的初次展览由此更加活色生香。

此次初展的成功和广大回响，再将瞿倩梅作品推荐到具公信影响力的上海

美术馆做一次更全面的学术梳理和展示，借着更多广大观众们的眼光审视

抽象绘画的传承进展和当代生命。

瞿倩梅从来不愿提及她作为一个女艺术家的身份，人们更不敢相信这些用高

岭土、大漆、粗麻绳创作而成的豪放之作出自一位女性艺术家之手，瞿倩梅

在千姿百态的生活履历中自发的走向抽象艺术，促成绘画物质本身的粗犷和

力量表达。她之所以在回国后如此短的时间里被许多人认同，恐怕也源于这

几十年里她近似自我修炼式的人格坚守和对艺术理想的执着眷念，即使她为

生活负重，即使她经历转眼间身无分文的浩劫，那个理想的艺术殿堂始终是

她孤胆前行的唯一动力，因此，她的艺术与其生活一样，掩藏在她绘画中的

文学叙述脱离了形象的表现，以一种艺术的过程美而彰显。

观其作品，从最初充满石破天惊的爆发力，到如今作品色彩缤纷、柳暗花明

的开阔，她仿佛凌波微步般地越过了好几层浮屠而轻松的领会了“得道”的

自在和爽快，她也由此能够成天“驻扎”在并不宽敞的工作室里对话宇宙天

地，冥想静水深流，其作品也越发明朗聪慧和简约大度。她骨子里流露出对

自然的神往以及对远古和历史的想象，使得近期作品流淌着原始的热血和蠢

蠢欲动的生命以及阳光雨露的清新和泥土扑面的清香。从鲜红的大漆色和隐

约流动的形象中我们能感知大自然原始的荒蛮活力；而在碧蓝的平面背景与

黄色高岭土的交错掩埋下使人畅想高原的宁静和化境的圣神，如此等等，瞿

倩梅的新作映照出她孩童般的艺术活力和不肯歇息的艺术脚步。

重铸《境·遇》
Circumstances & Experiences 

施力仁｜Shi Liren 

北京铸造艺术馆馆长

 2011-A6 | 综合材料 | 200×200cm

 2011-A11（局部） | 综合材料 | 465×330cm

放下她对塔皮埃斯等西方大师的学习和一度借鉴而不谈，她对抽象绘画中“材料使用”的敏感可能更源

于她对西方抽象绘画的一种保留态度。她出生在中国江南一带，那种阴雨连绵、拖泥带水的气候和地貌

形态也许在她潜意识中埋下原种；而早期国画的训练和学习，铸成她纯感性的思考方式而更愿意用大抽

象的方式直抒胸中之气，这显然有别于西方抽象绘画对形式的极致追问。她的绘画也由此可以在水墨泥

土中纵横睥睨、随意挥舞甚至熟练的把西方抽象绘画的光、色元素信手拈来把玩于画布之中，以一种东

方哲思的智慧穿越艺术和生活，痛快淋漓，这是她阅历所赐和才气所现。

瞿倩梅的抽象作品是其精神兑现和悟道的结晶，她淡薄而坚定的个性和毫不刻意的为艺之路使其作品

大气稳重却撩动心弦，放达潇洒又充满哲思玄想，其作品的深度和她人格的魅力正是我愿为其作品奔

跑巡展之原因。


